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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所描写的琵琶音乐及其审美特征

刘尊明，李晓妍

（深圳大学 文学院，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　要：《全宋词》中涉及对琵琶妓乐的赋咏和描写的词作多达二百五十余篇，除了一般性地描
写“琵琶”这一音乐意象之外，还有大量作品是专门赋咏琵琶乐与琵琶妓的。宋词对琵琶音乐的描
写主要包括琵琶乐器和琵琶乐曲两大部分，对琵琶乐器的描写往往突显最精美最典型的局部特征，
如弦槽、弹拨、弦索和琵琶上的图案，精美而香艳；对琵琶乐曲的描写，分全篇描写和部分描写两种
类型，多是调动丰富的联想，通过生动的比喻来加以展现，以苏轼、辛弃疾、晁补之、曾觌等人的表现
更为突出。
关键词：宋词；琵琶；音乐；审美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５７１（２０１２）０６－００５１－０６

　　琵琶是我国历史悠久且至今仍流行不衰的一种
重要的弹拨乐器。我国古代的琵琶，不仅有秦汉子、

阮、批把等多种名称，而且包括直项与曲项、五弦与
四弦等多种类型。谈到琵琶在我国古代的流行与繁
盛，一向推唐代为最高峰。以四弦、四相、梨形共鸣
箱为主要形制特征的曲项琵琶，不仅成为了隋唐燕
乐的主要乐器，而且为唐代歌舞艺术以及歌诗曲词
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代不仅涌现出了大批
流行的琵琶曲与优秀的琵琶家，而且琵琶妓乐也成
为了唐代诗歌赋咏的一大内容题材，产生了诸如白
居易《琵琶行》等不少歌咏琵琶妓乐的经典名篇。然
而论者却往往忽略了琵琶妓乐在宋代的流行现象。

事实上，琵琶在宋代燕乐中的地位仍然很重要，尤其
是对宋词的创作和发展影响甚大。据笔者检索统
计，《全宋词》中涉及对琵琶妓乐的赋咏和描写的词

作共计二百五十余首①。在这二百五十余首宋词

中，词人们除了一般性地描写“琵琶”这一音乐意象
之外，还有大量作品是专门赋咏琵琶妓与琵琶乐的。

在这些描写和吟咏琵琶妓乐的“琵琶词”中，包含着
十分广泛丰富的文化意蕴，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宋
代许多著名词人如柳永、欧阳修、张先、苏轼、晏几

道、黄庭坚、晁补之、曹勋、曾觌、辛弃疾、姜夔、张炎、
蒋捷等，都与琵琶妓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从而获得
对琵琶妓生活状况、内心世界和演奏技艺的认识，获
得对宋代词人娱乐生活、创作心理和审美情趣的认
识，而且还能从这些对琵琶妓形象的精彩刻画和琵
琶乐伎艺的生动描写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文化的
观照。本文主要拟对宋词描写琵琶音乐的作品加以
初步考察和分析。
一、宋词对琵琶乐器的描写及其审美特征
宋词对琵琶音乐的描写，主要涉及琵琶乐器、琵

琶乐曲这两个主要方面。对琵琶乐器的描写，往往
突显琵琶乐器最精美最典型的局部特征，以局部反
映整体，既具有写实性，也具有审美性。而对于琵琶
乐曲的描写，则多是调动丰富的联想，通过生动的比
喻，来表现琵琶音乐的动人魅力，演奏者的高超技
艺，观赏者的审美体验。下面，我们先来考察宋词对
琵琶乐器的描写。
宋代琵琶词中虽有少量篇章是以“琵琶”为题

的，但内容并不局限于专咏琵琶乐器，而多是咏琵琶
音乐、琵琶演奏或琵琶典故，如苏轼《虞美人·琵
琶》，曹勋《西江月·琵琶》，无名氏《调笑集句·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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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等，即是如此。宋词对琵琶乐器的描写，更多的
是呈局部的、分散的、零星的状态，常常与对琵琶妓
乐的描写融为一体。宋词对琵琶乐器的描写，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部分。

（一）琵琶槽与琵琶体
琵琶乐器主要是由“头”与“身”两大部分构成，

头部主要由弦槽、弦轴等构成，身部主要包括相位、
品位、音箱等部分。琵琶的弦槽是指琵琶上架弦的
格子，是琵琶头部最重要的结构和部件，因此也常常
被用作琵琶的代称。琵琶的主体和外形最引人注目
的，是它那富于流线美的梨形的共鸣箱。由于弦槽
和音箱对琵琶乐声的生成与传达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一般要用名贵的材料来制作。从宋词的描写
中，我们看到，宋代的琵琶弦槽和音箱也大多是用檀
木制作的。如“銲拨紫槽金衬”（张先《定西番》）、“雪
香浓透紫檀槽”（晏殊《木兰花》）、“宝檀槽在雪胸前”
（欧阳修《蕙香囊》）、“紫檀槽、金泥花面，美人斜抱当
筵”（晁端礼《绿头鸭》）、“吴宫绝艳楚宫腰，怯挂紫檀
槽”（晁端礼《诉衷情》）、“竞叹赏、檀槽倚困”（晁补之
《绿头鸭》）、“且看金泥花那面，指痕微印红桑”（王安
中《临江仙》）、“紫檀槽映小腰身”（曾觌《定风波》）、
“紫檀香暖转春雷”（曾觌《踏莎行》）等，描写的都是
由檀木、红木尤其是紫檀木制作的琵琶槽，因为紫
檀、红木等类珍贵木料能够在弹奏中发出自然泛音
来。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以上这些咏琵琶乐器的词
句中，所谓“紫槽”、“檀槽”、“紫檀槽”、“宝檀槽”等，
除了突显琵琶头部最精美最重要的部分之外，也用
以指代琵琶乐器，而“紫檀”、“红桑”等既是指制作琵
琶的材质很名贵，其色泽也给人一种温馨、古雅的审
美感受。

（二）琵琶拨与琵琶弦
宋词对琵琶拨和琵琶弦也有描写。尽管有史料

记载，唐太宗时的宫廷乐师裴神符就已经首创了琵
琶手指弹法，但从宋词的描写中，我们仍然看到拨弹
法的流行。如张先《更漏子》云“回画拨，抹幺弦”，指
用拨子往回拨弹，一直抹过琵琶的幺弦。所谓“画
拨”，当指拨子上有雕画的图案。所谓“幺弦”，指的
是琵琶的第四弦，因为此弦最细，故云“幺弦”。弹拨
不仅有雕画的图案装饰，而且还有多种形状与类型。
如张先《南乡子》云“曲项胡琴鱼尾拨”，“曲项胡琴”
即唐代以来最流行的曲颈的四弦琵琶，而“鱼尾拨”
则当是鱼尾形状的弹拨也。又如欧阳修《玉楼春》云
“檀槽碎响金丝拨”，则此拨盖用金丝缠绕或以金丝
为装饰也。至于苏轼《南乡子》所写“愿作龙香双凤

拨”，所谓“龙香”，或指龙涎香，一种极名贵的香料，
所写“双凤拨”，乃指刻画着双凤图案的弹拨。可见
此弹拨上不仅刻画着吉祥的双凤图案，而且还用珍
奇的龙涎香熏染过，更显其精美名贵也。关于“龙
香”，一种说法指龙香柏，是一种材质细密且散发芳
香的柏木，又称“龙柏”或“垂柏”，则“龙香拨”也可能
是指用龙香柏制作的琵琶弹拨。王安中《临江仙》
“凤拨鵾弦鸣夜永”句中的“凤拨”，当与东坡所写“双
凤拨”为同一类型。又如曹勋《西江月》云“弦泛龙香
细拨”，范成大《浣溪沙》云“龙香拨上语玲珑”，辛弃
疾《贺新郎·听琵琶》云“凤尾龙香拨”等，写的也都
是散发着芳香的“龙香拨”。如果说苏轼、辛弃疾等
人所描写的龙香拨可能出自于审美需要，而作为宫
廷词人的曹勋所写龙香拨或为当时宫廷琵琶的真实

写照。从刘一止《点绛唇》所写“铁拨鹍弦，一试春风
手”，李处全《醉蓬莱》所写“绿倚朱弦，檀槽铁拨”，刘
埙《清平乐·赠教坊乐师》所写“铁拨鹍弦清更熟”，
以及陈纪《贺新郎·听琵琶》所写“铁拨鵾弦春夜
永”，可知弹琵琶的拨子多是用铁等金属制作的。贺
铸《木兰花》有句云“银黄雁柱香檀拨”，银黄指代笙，
雁柱代指筝，香檀拨则指代琵琶，盖描写笙、筝与琵
琶合奏也。唐郑嵎《津阳门诗》“玉奴琵琶龙香拨”句
下自注云：“（杨）贵妃妙弹琵琶，其乐器闻于人间者，
有逻逤檀为槽、龙香柏为拨者。”［１］１４４７记盛唐时杨贵
妃所弹琵琶以龙香柏为拨。据此，则贺铸词中所写
“香檀拨”，当以檀香木为拨也。此外，上文所述多例
“龙香拨”，除了指用珍奇的龙涎香熏染的香拨之外，
也可能指以龙香柏为材料制作的弹拨。宋词中还经
常写到“捍拨”（或作“銲拨”），如张先《定西番》“銲拨
紫槽金衬”，秦观《调笑令》“捍拨檀槽鸾对舞”，舒亶
《菩萨蛮》“黄金捍拨么弦语”，黄庭坚《木兰花令》“黄
金捍拨春风手”，贺铸《清平乐》“船里琵琶金捍拨”，
曾觌《定风波》“捍拨金泥雅制新”，李弥逊《虞美人》
“金泥捍拨春声碎”等。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
六“音乐部·琵琶门”之“金捍拨”条：“金捍拨，在琵
琶面上当弦，或以金涂为饰，所以捍护其拨也。”［２］可
见“金捍拨”乃是琵琶乐器上保护弹拨的饰物，在琵
琶面板上对应着四弦的位置，用金泥等物涂饰其上，
以起到“捍护其拨”的作用。至于琵琶弦，上文举例
中已有多处写到“鵾弦”，另有晁补之《绿头鸭》也写
到“坐中雷雨起鹍弦”。所谓“鹍弦”，指用鹍鸡筋经
加工后制作的琵琶弦，这种琴弦光润晶莹，呈淡金
色，且极坚韧，余音清脆。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
“琵琶”条记载：“开元中有贺怀智，其乐器以石为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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鹍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３］３０可见，早在唐代就已
经用鹍鸡筋作琵琶弦了。此外，宋词中也多处写到
琵琶弦为“朱弦”，如陈亚《生查子》“必拨朱弦断”，欧
阳修《减字木兰花》“一抹朱弦初入遍”，黄庭坚《忆帝
京》“转拨割朱弦”，晁端礼《清平乐》“一抹朱弦新按
曲”，欧阳澈《玉楼春》“兴来笑把朱弦促”，李处全《醉
蓬莱》“绿倚朱弦，檀槽铁拨”，等等。朱者盖指弦的
颜色为红色，至于弦之材料，大致用蚕丝等物制成。

（三）琵琶上的装饰图案
不少宋词作品还描写了琵琶乐器上的装饰图

案，多半是凤凰、鸾鸟一类的吉祥鸟的图案，且往往
是用金泥或金线来描画或雕刻而成的。如张先词中
就有多处描写：《醉垂鞭》“琵琶金画凤，双绦重”、《剪
牡丹》“金凤响双槽”、《木兰花》“声咽琵琶槽上凤”
等；又如秦观《调笑令》“捍拨檀槽鸾对舞”，毛滂《蝶
恋花》“琼玉胸前金凤小”，曹勋《浣溪沙》“凤凰飞上
四条弦”，曾觌《踏莎行》“凤翼双双，金泥细细”，刘过
《临江仙》“琵琶金凤语，长笛水龙吟”等，都是对琵琶
上鸾凤一类图案的描写。实际上，唐代的琵琶乐器
已经饰有金凤的图案了。据郑处诲《明皇杂录》记
载：“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
逻逤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
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律凄清，飘如云
外。”［４］５１可见杨贵妃用过的那把名贵的琵琶不仅是
用逻逤檀制成的，温润如玉，光亮似镜，而且还在檀
槽上用金缕蹙成双凤的图案，更添高雅华丽之美。
从宋词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宋代琵琶乐器上的装饰
图案则多是用金泥（泥金）雕画装饰而成的。由于琵
琶梨形音箱的正面是平整的面板，固然适合于雕画，
而背面的半圆形的槽面，如果雕刻上美丽的图画，也
应该别有风韵。紫色或红色的琵琶槽和琵琶体再配
上金色的凤凰鸾鸟一类的图案，便容易在视觉上造
成一种既明艳又华贵的色彩搭配，再配上琵琶妓的
雪胸与纤手，也就更增添一种香艳与柔媚。
我们发现，宋词对琵琶乐器的描写，尽管多是局

部的、零星的表现，但整合起来，对琵琶乐器的构造
特点和形制特征的反映也还是很真实和细致的；最
重要的是，宋代词人对琵琶乐器的描写，也渗入了他
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体验，其中贯注了一份极浓郁
的绮丽情思和香艳情调。对此，我们可以举欧阳修
《蕙香囊》一词为例：

　　身作琵琶，调全宫羽，佳人自然用意。宝檀
槽在雪胸前，倚香脐、横枕琼臂。组带金钩，背
垂红绶，纤指转弦韵细。愿伊只恁拨梁州，且多

时、得在怀里。［５］１９８

此词咏琵琶乐器，词人迳以琵琶为第一人称来
写，通过琵琶自述的方式，写琵琶对琵琶女的爱恋之
情和香艳之思，实际上隐喻的是作为男性的词人对
琵琶女一类的佳人所产生的偎红倚翠之思、怜香惜
玉之情。当然，词中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琵琶女对
琵琶的珍爱之意，所谓“身作琵琶，调全宫羽，佳人自
然用意”，既说明了琵琶对琵琶女所具有的重要意
义，也反映了琵琶在宋代流行音乐中所占据的重要
地位。
二、宋词对琵琶乐曲的表现及其审美特征
对琵琶音乐的描写在唐诗中已达到非常典型和

精彩的艺术高度，其代表作当首推白居易的《琵琶
行》，此外还有元稹的《琵琶歌》、牛殳的《琵琶行》等
一批专题赋咏琵琶乐的诗歌，也异彩纷呈，传诵一
时。大概正是因为唐诗对琵琶乐的描写大擅胜场的
缘故，对琵琶乐的歌咏在新兴的正处于发展阶段的
唐五代词中反而显得比较冷落，只有寥寥几首作品
涉及对琵琶妓乐的描写。我们发现，进入宋代以后，
描写琵琶乐的同类题材既在宋诗中得到延续，又在
宋词中得到拓展，而且相对于唐诗和宋诗而言，宋词
对琵琶乐的描写则呈现出更普遍更独特的艺术风

采。这是因为词本身即为配合流行歌曲来填写和演
唱的歌词，而琵琶妓乐在宋词繁荣兴盛的历史进程
中又与词曲的创制和演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宋
词对琵琶乐的描写也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

土壤。
我们可以将宋词对琵琶乐的描写和赋咏，大体

划分为整体描写与局部描写两种模式与类型。所谓
整体描写，即全篇以描写琵琶演奏为主要内容；所谓
局部描写，即部分内容涉及对琵琶音乐的描写。

（一）整体描写琵琶乐曲
在宋代词坛上对琵琶音乐作整体描写最为精彩

的词人当首推苏东坡。苏东坡不愧为两宋词坛之
“巨擘”，他不仅没有在白居易《琵琶行》等赋咏琵琶
的经典名篇面前噤若寒蝉，反而敢于对韩愈的《听颖
师弹琴》这一赋琴名篇提出疑义，并且将它“翻制”成
一首精彩的“琵琶词”。兹引录全词如下：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
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
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
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
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
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水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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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５］３６１

词前有小序云：“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
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弹琴》诗最善。公曰：‘此诗
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
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
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５］３６１《苏轼文
集》卷五十九另有《与朱康叔》（其二十）书信云：“章
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６］６４９１书信与词序正
好相互印证，可见苏轼乃是应章质夫（即章楶）家琵
琶妓之请而写下这篇“琵琶歌词”的，其创作时间大
致在元丰中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据词序，苏轼此词
乃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诗而成。原作乃咏“听
琴”，而苏轼却同意欧阳修的见解，以为韩诗非写听
琴，“乃听琵琶也”。关于韩诗所咏究竟是“听琴”还
是“听琵琶”，文学史上已形成一大公案［７］，我们姑且
不论孰是孰非，然苏轼写此词时其动因既为应“章质
夫家善琵琶者”之请，其意中又以为韩诗所写“非听
琴”，则其笔下所咏自当为“听琵琶”也。黄庭坚《山
谷集·别集》卷十五《与郭英发帖》（其三）云，“东坡
公听琵琶一曲，奇甚”［８］，所指当即此词也。
实际上，仅以“奇甚”二字评此“听琵琶一曲”，犹

觉过于简略粗疏了。全篇用了三分之二强的篇幅来
描写琵琶弹奏的情感内容与节奏旋律的起伏变化，
从灯下儿女情爱的轻柔、细碎、低抑与哀怨，一变为
勇士奔赴战场的疾驰、高昂、雄壮与豪迈，再变为暮
云飞絮的缥缈与幽远，三变为百鸟争鸣的喧闹与彩
凤不语的凝绝，四变为攀高步险的陡峭艰涩与一落
千寻的摇曳生姿，的确给人身临其境的奇妙之感，达
到了“其缓调高弹，急节促挝，可以目听”的艺术效
果［９］４５５。词的末尾部分，词人则以听者如置“肠中冰
炭”、“起坐不能平”、“无泪与君倾”的强烈感受，来烘
托和表现琵琶弹奏所产生的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词人巧于取譬，善于截取自然界和生活中常见的现
象和情景，运用一系列联想广泛含义丰富的比喻，将
诉诸听觉的音乐艺术转化为诉诸视觉的语言艺术，
虽然是对韩愈诗作的隐括与翻制，然而其中也必然
融入了东坡对琵琶艺术的审美体验。尤其难能可贵
的是，东坡不仅在词坛上倡开隐括为词的体例，而且
在表现琵琶艺术上也达到了与原作同一机杼、同入
化境的艺术高度；不仅是将诗体隐括为词体，而且是
将“听琴”翻制成“听琵琶”；既切合了词体的艺术特
性，也密切了词与音乐的关系，隐括如从己出，翻制
恰似新创，东坡的大家风范在这首琵琶词的创作上
也展露无遗。

东坡以全篇来描摹琵琶音乐的词篇，我们还可
以举出《减字木兰花》一首：

　　空床响琢。花上春禽冰上雹。醉梦尊前。
惊起湖风入坐寒。　　转关镬索。春水流弦霜
入拨。月堕更阑。更请宫高奏独弹。［５］４１９

东坡在黄州时有《与蔡景繁书》（其九）云：“朐山
临海石室，信如所谕。前某尝携家一游，时家有胡琴
婢，就室中作《濩索凉州》，凛然有铁马之声。婢去久
矣，因公复起一念，果若游此，当有新篇。”［６］６１６４《苏
轼诗集》卷二十二另有《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云：
“我来取酒酹先生，后车仍载胡琴女。一声冰铁散岩
谷，海为澜翻松为舞。……江风海雨入牙颊，似听石
室胡琴语。”［６］２４７４将东坡书简、和诗与词作相互对
读，可以考求此词乃熙宁七年（１０７４）秋冬月间苏轼
自杭州移守密州途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时，携
家游朐山临海石室听家中“胡琴婢”弹奏琵琶而作。
姜夔《醉吟商小品》序云：“石湖老人谓予云：琵琶有
四曲，今不传矣：曰濩索（一曰濩弦）梁州、转关绿腰、
醉吟商湖渭州、历弦薄媚也。”［５］２７９８又《蔡宽夫诗话》
“六么”条云：“言《凉州》者谓之濩索，取其音节繁雄；
言《六么》者谓之转关，取其声调闲婉。”［１０］６１６东坡词
中所写即“胡琴婢”演奏琵琶名曲《转关六么》（《六
么》一作《绿腰》）、《镬索梁州》（“镬”又作“濩”，《梁
州》一作《凉州》）的情景。与《水调歌头》一样，此词
也纯用比喻来描写琵琶乐声。以空床琢玉比其空旷
圆润，以花上春禽喻其清脆流丽，以冰上落雹象其节
奏繁密，以醉梦尊前和风入坐寒状其迷离与凄清，以
春水流弦和清霜入拨写其幽咽与肃然，以月堕更阑
烘托其宫高独奏的嘹亮与激越。多年后苏轼在与朋
友的书简及和诗中犹然忆起当时在海州石室听弹琵

琶的情景，既可见此“胡琴婢”技艺之精妙、《转关》
《镬索》乐声之动人，又可见东坡对琵琶艺术的热爱
与陶醉，而词人善于用语言艺术来表现音乐形象的
技巧与功力，也依然令人钦佩之至。
在宋人以全篇所赋“听琵琶”一类词作中，辛弃

疾《贺新郎·听琵琶》一首也堪称杰作。兹引录全篇
如下：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
月。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记出塞、
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
没。弦解语，恨难说。　　辽阳驿使音尘绝。
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
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
场无消息，想沈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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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咽。［５］２４３９

辛稼轩此词赋咏“听琵琶”，虽不乏对琵琶弹奏
及乐声的正面描写，而更多的则是抒写词人由听琵
琶所触发的联想与感怀。词人以描绘精美的琵琶乐
器开篇，凤凰尾翼一般的琴体琴槽，以龙香柏制作的
弹拨，令人联想起盛唐后宫杨贵妃曾经弹过的那把
“逻逤檀为槽，龙香柏为拨”的珍奇琵琶。以下词人
的思绪便随着琵琶乐声的演奏而向着历史的纵深处

飞翔。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开元盛世时代琵琶参与演
奏《霓裳羽衣》这支大型歌舞曲的华丽盛大场面，在
感慨着“盛唐气象”已成梦幻的同时，也寄寓着对北
宋太平盛世的怀念。琵琶乐声将词人又带入了一片
最为悲苦凄伤的情境之中，词人眼前又叠映出“浔阳
江头夜送客”的白司马，为琵琶女的演奏及身世而兴
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苦画面，以及王昭君和亲
出塞途中马上琵琶慰相思的凄断心声，词人感叹琵
琶四弦虽解传语绘声，却难以诉尽人类历史上“最
苦”“最恨”的情愫。以下琵琶女又弹奏了一曲哀婉
的《梁州》，只见她轻拢慢捻之间泪珠挂满眼睫，推手
却手之际皆为含情脉脉，词人听出那是闺中的思妇
正为出守辽阳而音信隔绝的征人在喁喁诉说。琵琶
还在演奏，可词人的思绪已飞出九霄云外，他由元稹
《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响，贺老琵琶定场屋”的
名句，想到开元盛世时的琵琶名师贺怀智既然已是
杳无身影，那么当年沉香亭畔杨贵妃怀抱珍奇琵琶
为唐玄宗演奏的繁华气象自然也消歇不见了，千古
的兴亡盛衰都已云飞烟灭。想到这里琵琶弹奏的乐
曲是什么他已无法分辨了，因为他已经是呜咽不已
了，或者说他听到的琵琶声已经是一片呜咽了。与
苏词描写琵琶演奏纯用比喻不同，稼轩此词多用琵
琶典故，注重审美体验，联想丰富，以意贯注，转换巧
妙，虚实相间，亦别有风神。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卷
二评曰：“此篇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
称是妙手。”［１１］３６３近人梁启超评曰：“琵琶故事，网罗
胪列……惟其大气足以包举之，故不觉粗率。”［１２］９９

均堪称精到公允之论。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也有一首比较精

彩的描摹和歌咏琵琶演奏的长调词，这就是《绿头
鸭》“韩师朴相公会上观佳妓轻盈弹琵琶”：

　　新秋近，晋公别馆开筵。喜清时、衔杯乐
圣，未饶绿野堂边。绣屏深、丽人乍出，坐中雷
雨起鵾弦。花暖间关，冰凝幽咽，宝钗摇动坠金
钿。未弹了、昭君遗怨，四坐已凄然。西风里、
香街驻马，嬉笑微传。　　算从来、司空惯，断

肠初对云鬟。夜将阑、井梧下叶，砌蛩收响悄林
蝉。赖得多愁，浔阳司马，当时不在绮筵前。竞
叹赏、檀槽倚困，沈醉到觥船。芳春调、红英翠
萼，重变新妍。［５］７３５

据词序可知，此词乃词人参与韩忠彦相公（徽宗
朝以吏部尚书召拜门下侍郎）府邸晚会，“观佳妓轻
盈弹琵琶”而作。除了开篇交待演奏时地和背景之
外，词人充分利用长调词的形体优势，以主要篇幅较
细致地描写了观赏琵琶演奏的情景。不仅铺叙了琵
琶妓弹奏的琵琶乐曲内容与情感的转换，从“昭君遗
怨”一类的悲情曲到“重变新妍”的“芳春调”，琵琶乐
曲的演奏可谓悲喜交加，哀乐兼具，而且也描写了琵
琶曲节奏与旋律的变化，从雷雨骤起的迅疾，到花暖
间关的流丽，冰泉凝结的幽咽，再到红英翠萼的清
妍，给人丰富灵动的审美体验，而对四坐听者反应的
描状，自己内心感受的刻画，以及“西风里”、“夜将
阑”环境氛围的渲染，也对琵琶演奏的艺术效果起到
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作为南宋前期宫廷词人的代表，曾觌则多用小

令词调来表现他所领略的宫廷琵琶音乐的魅力。兹
引录三首如下：

　　晚妆初试蕊珠宫。随步异香浓。檀槽缓垂
鸾带，纤指捻春葱。　　莺语巧，上林中。正娇
慵。暂教花下，帘影微开，多谢东风。

———《诉衷情》［５］１７０５

捍拨金泥雅制新。紫檀槽映小腰身。娅姹
雏莺相对语。欣睹。上林花底暖生春。　　飒
飒胡沙飞指下。休讶。一般奇绝称精神。向道
曲终多少意。须记。昭阳殿里旧承恩。

———《定风波·应制听琵琶作》［５］１７０８

　　凤翼双双，金泥细细。四弦斜抱拢纤指。
紫檀香暖转春雷，嘈嘈切切声相继。　　弱柳
腰肢，轻云情思。曲中多少风流事。红牙拍碎
少年心，可怜辜负尊前意。

———《踏莎行·和材甫听弹琵琶》［５］１７１４

从题序和内容可见，这些作品皆为观赏宫廷琵
琶演奏而作，既有听琵琶后应皇帝之旨的“应制”之
作，也有与其他宫廷词人（张抡字才甫，一作材甫）同
题的唱和之作。这些在宫廷中演奏琵琶的大多为宫
廷乐妓，她们弹奏琵琶主要是为了取悦于追欢逐乐
的帝王妃嫔以及王公贵族，故选取的琵琶乐曲虽不
无“飒飒胡沙飞指下”的“昭君怨”一类悲情曲调，而
更多的则是表现上林春暖、昭阳承恩一类的艳调情
曲，故节奏旋律多偏于柔婉流丽的风格，带有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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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宫廷文化色彩和宫廷文学风貌。
（二）局部描写琵琶乐声
至于对琵琶乐声的局部描写，在二百多首赋咏

琵琶的宋词中，也多有精彩的表现。兹略举数例如
下：“啄木细声迟，黄蜂花上飞。”（张先《醉垂鞭·赠
琵琶娘》）“回画拨，抹幺弦。一声飞露蝉。”（张先《更
漏子》）“三十六弦蝉闹，小弦蜂作团。”（张先《定西番
·执胡琴者九人》）“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
冰。”（苏轼《鹧鸪天·佳人》）“转拨割朱弦，一段惊沙
去。”（黄庭坚《忆帝京·赠弹琵琶妓》）“黄金捍拨春
风手。帘幕重重音韵透。梅花破萼便回春，似有黄
鹂鸣翠柳。”（黄庭坚《木兰花令》）“纤纤玉笋轻捻，莺
语弄春娇。”（晁端礼《诉衷情》）“弦泛龙香细拨，声回
花底莺雏。”（曹勋《西江月·琵琶》）“绝怜啄木欲飞

时，弦响颤鸣玉。”（王千秋《好事近》）或绘声，或摹
形，皆能寥寥几笔，就能做到传神写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宋词对琵琶音乐的描

写，涉及不同文化空间和生活背景下琵琶艺术的演
奏情形，既形象地展示了琵琶音域广阔、节奏多变、
旋律丰富的艺术特征，也生动地传达了琵琶乐曲所
表现的各种题材内容、情感主题和审美体验，它所取
得的艺术成就似乎并不比唐代的“琵琶诗”逊色；当
这些描写琵琶乐的“琵琶词”交由那些“琵琶妓”弹奏
和演唱时，其艺术魅力和传播效果或许更要超出于
唐代那些仅供吟诵的“琵琶诗”！关于宋词赋咏琵琶
妓以及对宋代琵琶词的创作进行文化观照，笔者另
拟专文探讨，兹不赘述。

参考文献：

［１］彭定求．全唐诗：卷五六七［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六［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３］段安节．乐府杂录［Ｍ］．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４］郑处诲．明皇杂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５］唐圭璋编纂，王仲闻校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简体增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６］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吕肖奂．韩愈琴诗公案研究：兼及诗歌与器乐关系［Ｊ］．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１（３）．
［８］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卷十五［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９］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古今词统：卷十二［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吴文治．宋诗话全编［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１］唐圭璋．词话丛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１２］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丙卷［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Ｔｈｅ　Ｐｉｐａ　Ｍｕｓｉｃ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ＬＩＵ　Ｚｕｎ－ｍｉｎｇ，ＬＩ　Ｘｉａｏ－ｙ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ｓ，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５１８０６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５０Ｃｉ　ｐｏｅｍ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ｐａ　ｍｕｓｉｃ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ｎｇ　Ｃｉ，ｓｏｍ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ｄｅｐ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Ｐｉｐａ，ｗｈｉｌｅ
ａｇｒｅａ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ｐａ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ｐｉｐａ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Ｔｈｅ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ｐａ
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Ｓｏｎｇ　Ｃｉ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ｓ：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ｐｉｐａ　ｍｕｓｉｃ．Ｔｈｅ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ｇｒｏｏｖｅ，ｐｌｕｃｋｉｎｇ，ｓｔｒｉｎｇｓ，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Ｓｕ　Ｓｈｉ，Ｘｉｎ　Ｑｉ－ｊｉ，Ｃｈａｏ
Ｂｕ－ｚｈｉ，ａｎｄ　Ｚｅｎｇ　Ｄｉ　ｅｔ　ａｌ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ａｒｏｕｓｉｎｇ　ｒｅａｄｅｒｓ＇ｒｉｃｈ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ｉｖｉ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Ｐｉｐａ；ｍｕｓｉｃ；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责任编辑　蒋成德）

·６５·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